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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臣秀吉侵略朝鮮： 

日、朝、明三國軍中之疾疫、情蒐與通訊 

羅麗馨* 

    1592-1598年日本出兵朝鮮半島之大名及士兵，多來自九州、

中國、四國。這些地區的緯度較朝鮮半島低，氣候較溫暖。因此

半島的冬季對日軍而言，感覺特別寒冷。日軍不習慣此寒天，除

罹患疾病、凍傷或凍死外，另有癘疫流行等。此外，醫生不足，

衛生條件差，醫療缺乏。疾疫與醫療之困境，朝鮮軍與明軍亦相

同。 

    掌握戰況與交涉和談均需知彼，而取得情報是知彼的方式之

一。除斥候外，日軍主要依賴歸順或被擄朝鮮人及通事。通事則

除對馬人外，另有朝鮮人、明人。朝鮮軍與明軍亦利用俘虜、降

倭及通事等，但雙方均有具雙重間諜身分者。 

    豐臣秀吉在名護屋、伏見、大坂指揮作戰，半島上的日軍則

接受指令並報告戰況。釜山至漢城間之通訊，繫城、行營、佔領

城邑基本上可作為通訊交通據點。京都→大坂→名護屋間有遞

夫、遞馬、遞船。通信速度，受戰況、季節、義軍抗日等影響。

漢城至名護屋間往返原只需約1個月，至1593年初約需70~90天。

太閣因無法即時確切掌握半島上日軍的動態，對前線諸將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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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日軍兩次出兵朝鮮，第一次是 1592 年 4 月，5 月初佔領漢城後，諸將共

議八道分治，各軍隨即前往各道展開軍事行動，約三個月幾乎佔領朝鮮半

島。1593 年 1 月底碧蹄館之戰後，雙方展開和談，4 月中旬從漢城撤退至半

島南海岸築城駐守。1597 年 1 月再次出兵，此次僅進兵京畿道南部及忠清、

全羅二道，10 月各軍移至南海岸各自負責營建的城邑。1598 年 8 月中旬豐

臣秀吉(1537-1598)病逝，11 月下旬開始撤軍，12 月中旬日軍全部歸國。 

出兵朝鮮半島之大名及士兵，多來自九州、中國、四國。這些地區的緯

度較朝鮮半島低，氣候較溫暖。因此半島的冬季對日軍而言，感覺特別寒冷。

日軍不習慣此寒天，除罹患疾病、凍傷或凍死外，另有癘疫流行等。此外，

醫生不足，衛生條件差，醫療缺乏。疾疫與醫療問題，朝鮮軍與明軍亦相同。 

掌握戰況與交涉和談均需知彼，而情蒐是知彼的方式之一。除斥候外，

日軍主要依賴歸順或被擄朝鮮人及通事。朝鮮軍與明軍亦利用俘虜、降倭及

通事等，但雙方均有具雙重間諜身分者。此外，豐臣秀吉在名護屋、伏見、

大坂指揮作戰，與半島間之通訊，受戰況、季節、義軍抗日等影響，常無法

及時確切掌握半島上日軍的動態。 

相關研究，如參謀本部編，《日本戰史・朝鮮役》，對日、朝、明三國軍

隊的衛生及通訊有簡略敘述。中村栄孝，《日鮮関係史の研究》中，提及日

本各軍通事。鄭潔西，〈万曆時期に日本の朝鮮侵略軍に編入された明朝人〉

與〈萬曆二十一年潛入日本的明朝間諜〉二文、松浦章撰、鄭潔西譯，〈萬

曆年間的壬辰倭亂和福建海商提供的日本情報〉，及陳志剛，〈明朝在朝鮮之

役前後的軍事情報活動論析〉，主要分析福建海商的活動、豐臣秀吉入侵情

報取得之經過，對戰爭期間軍中用間及情蒐著墨甚少。国重顕子，〈豊臣政

権の情報伝達について─文祿 2 年初頭の前線後退をめぐって〉，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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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祿 2 年初日軍從前線撤退、前線指揮權在奉行眾。增田勝機，〈帰化人汾

陽理心〉，敘述理心(郭國安，?-1639)至薩摩、隨許三官習醫、在朝鮮之活動等。

1既有之研究成果有限，本文擬藉由史料作較深入分析，並聚焦在戰爭期間日

本、朝鮮、明朝三國軍隊中之疾疫與情蒐。此外，日軍隔海作戰，軍令與戰

況的傳報若失時效，勢必影響軍事佈局。因此日軍的通訊，亦是本文探討的

重點。 

疾疫 

朝鮮半島的緯度約在北緯 34°至 43°之間，濟州在北緯 33°31'，與九州福

岡、四國高知同緯度。釜山 35°06'，與京都、愛知同緯度。首爾 37°30'，與

福島、新潟同緯度。北韓在北緯 38°至 43°之間，札幌在 43°，因此北韓大約

與福島以北的東北地方及北海道南部相同緯度。南韓地區在北緯 34°至 38°

之間，與靜岡縣至宮城縣間同緯度(參見附圖)。冬季受大陸季風影響，南北

韓氣溫均較同緯度的日本低。一年當中，北韓冬季約五個月，南韓約四個

月。出兵朝鮮半島的大名及士兵多來自九州、中國、四國，這些地區約在

北緯 30°至 35°之間，緯度較朝鮮半島低，氣候較溫暖。因此半島的冬季對

日軍而言，感覺特別寒冷，明人甚至有「倭性畏寒」之語。2
 

1592年 5月 2日日軍攻陷漢城，其後諸將分治八道，加藤清正(1562-1611)

與鍋島直茂(1538-1618)經略咸鏡道。據鍋島直茂家臣田尻鑑種之日記載：咸

                                                      
1
    參謀本部編，《日本戰史・朝鮮役》(東京：村田書店，1978)。中村栄孝，《日鮮

関係史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69)，中卷。鄭潔西，〈万暦時期に日本の

朝鮮侵略軍に編入された明朝人〉，《東アジア文化交涉研究》，第2号(大阪：

2009.03)，頁339-352。、〈萬曆二十一年潛入日本的明朝間諜〉，《學術研究》第5

期(廣州：2010.05)，頁115-124。松浦章撰、鄭潔西譯，〈萬曆年間的壬辰倭亂和福

建海商提供的日本情報〉，《明史研究論叢》，第8輯(北京：2010.07)，頁198-216。

陳志剛，〈明朝在朝鮮之役前後的軍事情報活動論析〉，《學習與探索》，第4期(瀋

陽：2011)，頁240-248。国重顕子，〈豊臣政権の情報伝達について─文祿2年

初頭の前線後退をめぐって〉，《九州史學》，第96号(福岡：1989.10)，頁21-37。

增田勝機，《薩摩にいた明國人》(鹿兒島市：高城書房，1999)，Ⅲ〈帰化人汾陽

理心〉。 
2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60)，卷34，「26年

正月壬戌」條，〈大明欽差經略防海禦倭軍務兵部移咨〉，頁425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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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道自十月初開始，高山、深谷、平地皆積雪，大小河川結冰。冰之厚，

非「履薄冰」，而是「履岩石般之堅冰」。3毛利輝元(1553-1628)於 5 月 3 日

在釜山登陸，11 月 17 日進入漢城。16 日渡漢江時，江上結冰五尺。4翌年

正月 8 日平壤之戰失敗後，鍋島軍開始撤退。田尻鑑種之日記又載：正月

10 日巳刻(上午 9 至 11 時)鍋島茂里(1569-1610)軍離開高原，酉刻(下午 5 至 7

時)至德原，當夜及翌日均下大雪。13 日到達加藤清正本營安邊。14 日越鐵

嶺，嶺上積厚雪，以致道路不清。15 日渡過厚及三尺的冰河，19 日抵達漢

城。5鍋島直茂軍駐紮咸興，其隨軍僧侶明琳之日記載： 

  (二月)十一日出咸興府赴京，雪齊膝而不能人步，馬亦不前。然則洛

夷之間有金剛山，此是江原道高山第一也。山耶雪耶，更無知其深

淺，人馬悉被凍殺雪。……6
 

正月 13 日，小西行長(?-1600)與黑田長政(1568-1623)自白川撤退之景象，據

フロイス(Frois，1532-1597)之《日本史》記載：朝鮮特別寒冷，冬季萬物結

凍。為了防滑，鋪了稻草或類似的東西，讓馬和車可以在冰上通行。……

日軍不習慣在雪地或冰上步行，不知道像朝鮮人和中國人一樣穿厚皮靴。

因穿無法防寒及防水的草鞋，其痛苦難以言喻，很多人腳趾因凍傷掉落。7

《兩朝平攘錄》載：「戰士身無甲，冬夏一花布衫，下短袴，輕捷如飛。」8

說明日軍兵士衣著單薄。 

                                                      
3
   田尻鑑種，《高麗日記》，收入北島万次，《朝鮮日々記・高麗日記》(東京：株式

會社そしえて，1982)，「11月10日」條，頁382。 
4
   下瀨七兵衛賴直，《朝鮮陣留書》，收入中里紀元，《秀吉の朝鮮侵攻と民衆・文

禄の役─日本民衆の苦悩と朝鮮民衆の抵抗》(東京：文獻出版，1993)，「11月

16日」條，頁742。 
5
   田尻鑑種，《高麗日記》，「(1593年)正月10日、11日、13日、14日、15日」條，

頁383下-384上。 
6
   是琢明琳，《明琳朝鮮役從軍日記》，收入佐賀県史編纂委員会編，《佐賀県史料

集成》(佐賀市：佐賀県立図書館，1960)，古文書編，第5卷，頁354。 
7
    松田毅一、川崎桃太訳，《フロイス日本史》(東京：中央公論社，1977)，第2卷，

頁287。 
8
   諸葛元聲，《兩朝平攘錄》，收入牛平漢等編，《壬辰之役史料匯輯》 (北京：全

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0)下冊，〈日本〉上，頁7。日軍之編制，分士(騎

士、步士)、足輕(鐵炮、弓、槍等)，及雜卒、輸卒、小者。歷史地理學會編，《日

本兵制史》(東京：日本學術普及會，1939)，頁142。無甲兵士應是指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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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3年 12月 28日到小西行長駐守地熊川的西班牙傳教士セスペデス

(Gregorio Cespedes，1551-1611)亦認為，朝鮮的寒冷是日本無法相比的，他整

天在半凍狀態，唯早上作彌撒時手才勉強能動。9
1597 年 10 月中旬~12 月

中旬，太田一吉(?-1617)與淺野長慶(幸長，1576-1613)等在蔚山築城，其軍中

僧醫慶念於 11 月 30 日之日記載：蔚山河川結冰，身體感覺異常寒冷，因

此晚上和衣而眠。10
12 月 22 日~翌年正月 4 日蔚山籠城，其從軍家臣大河

內秀元則載：誠難耐之寒國，數次防戰，自甲冑下滴出之汗水凝成冰柱。11
 

寒冷天氣影響身體最大的是，凍傷、凍死及引發各種疾病。自平壤撤

退時，松浦鎮信(1549-1614)家臣吉野甚五左衛門記載：此寒國之冷，冰厚雪

深，手足凍傷。12加藤清正家臣下川兵太夫在 1593 年正月自吉州撤退時，

亦言「因凍瘡，手足受傷」。13
1597 年 11 月下旬，蔚山城受寒氣猛烈侵襲，

據大河內秀元載：築城工匠無法抵擋寒冷，手指、腳趾皆化膿，各項作業

因此延滯。籠城時，寒冷加上飢渴，士、足輕、人夫(雜役)、船夫很多凍死。14
1593

年 2 月 5 日秀吉給吉川廣家(1561-1625)之書信，有「船頭(水夫)等死亡過半」15之

語。知戰爭第一年冬季，已有不少船夫凍死。因此 8 月時，大部分水手歸

國休養。滯留朝鮮者，於海岸建屋收容，作過冬之計。16天冷引發之疾病，

                                                      
9
   松田毅一、川崎桃太訳，《フロイス日本史》，第2卷，頁270。 

10
   慶念，《朝鮮日々記》，收入《朝鮮學報》，第35輯(奈良：1965.05)，「慶長2年(1597)11

月晦日」條，頁115。 
11

   大河內秀元，《朝鮮記》，收入塙保己一編，《續群書類從》 (東京：續群書類從

完成會，1958) ，第20輯下，頁319上-下。 
12

   吉野甚五左衛門，《吉野甚五左衛門覺書》，收入塙保己一編，《續群書類從》，

第20輯下，頁386上。 
13

   下川兵太夫，《清正高麗陣覺書》，收入国書刊行會編，《続々群書類従》(東京：

続群書類從完成會，1970)，第4冊，頁308下。 
14

   大河內秀元，《朝鮮記》，乾，頁305下、331上下。船夫凍死，另參見慶念，《朝

鮮日々記》，「慶長2年11月晦日」條，頁115。 
15

   參謀本部編，《日本戰史・朝鮮役》，頁95-96。《吉川家文書》1，收入東京大學

史料編纂所編，《大日本古文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0)，家わけ9，783

號，〈豐臣秀吉朱印狀〉，頁750-751。 
16

   《淺野家文書》，收入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大日本古文書》 (東京：東京大

學出版會，1968)， 家わけ2，270號，〈豐臣秀吉朱印狀寫〉，頁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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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腰痛、感冒等。如慶念因寒冷腰痛。17蔚山籠城時，日軍很多因感冒臥病。18

為禦寒，日軍使用火燵，製造、儲存木炭或使用埋木，供雪中取暖。19
 

日軍將士罹患疾病之人數及種類，記載有限不清楚。病歿將領，如羽

柴秀勝(1569-1592)、原田宗時(1565-1593)、加藤光泰(1537-1593)、島津久保

(1573-1593)、長谷川秀一(?-1594)、五島純玄(1562-1594)等。20生病將領，如

毛利輝元、吉川廣家、蜂須賀家政(1558-1639)、黑田孝高(1546-1604)、小早

川隆景(1533-1597)、有馬晴信(1567-1612)等。21其所患疾病，大部分記載不詳。

根據有限史料，當時疾病種類大致有癆瘵(肺病)、瘧病(瘧疾之類)、腫氣(腫

疱之類)、天然痘(天花)、虫氣(腹痛)、咳病、風邪、鳥目(夜盲症)、痢病等。

小西行長於 1592 年 6 月進入平壤，10 月其軍中有癆瘵者。22隸屬毛利輝元

軍之吉見元賴(1574-1594)，其下屬島田忠兵衛 1592 年 7 月間罹患瘧疾，23是

否有流行不清楚，駐紮漢城的日軍則流行過。24日軍中患腫氣者不少，伊達

政宗(1567-1636)曾於書信中提到，在朝鮮受腫氣之苦者十之九。25又，從平

壤撤退時，有馬晴信罹患天然痘，嚴重至近乎失明。小西行長「約定不拋

棄他」，後來很快痊癒，且未留下疤痕，但眼睛則極為堪憂。26小西行長之

隨軍禪僧天荊於出訪大伴兵也後，歸途至其姪處，他有「姪痛瘡甚」之語。27瘡

                                                      
17

   慶念，《朝鮮日々記》，「11月7日」條，頁97；「12月18日」條，頁124-125。 
18

   大河內秀元，《朝鮮記》，頁335下。 
19

   《淺野家文書》，83號，〈豐臣秀吉朱印狀〉，頁109。 
20

   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史料綜覽》(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5)，卷12，「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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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凍瘡、痘瘡，當時是 6 月，是否染痘瘡不清楚。池尻玄藩、島津忠恒、

太田一吉曾患虫氣，太田一吉因虫氣腹痛，必須避開對身體有害，或有妨

藥效的食物。28小早川隆景自 1592 年冬就苦於咳病，豐臣秀吉慮其年老允

其歸國，他於翌年閏 9 月 21 日回到日本。29風邪即感冒，1597 年 7 月底至

8 月初慶念感冒發燒相當嚴重，11、12 月則因寒冷引發腰痛與肩痛。30
1593

年正月，小西行長撤退至高陽及加藤清正自吉州撤退時，軍中均有鳥目患

者。31清正因眼疾，1594 年 3 月曾催促眼醫渡海。32其眼疾是否為鳥目，則

不清楚。關於鳥目，有一逸聞。據《常山紀談》載：1597 年加藤清正再次

渡海朝鮮，船到之處是北地。當地寒風強烈，百姓皆挖土穴居住。但居民

風聞日軍到來即逃走，清正軍因此入居之。士兵白天站立風沙中，夜宿土

穴，以致患了夜盲。因當地居民教之食鳶，因此得以痊癒。33痢病即腸炎之

類，散見於一些記載，但不清楚流行程度。34此外，也有體質弱生病者，如

黑田孝高長期生病，「自夏至秋」以病「不堪長陣」，秀吉因之允其歸國。35

又，屍骸臭氣、瘴癘亦是致病原因。鍋島直茂軍 2 月 28 日撤退至漢城，據

明琳記載，由於無人收拾死骸，以致「臭氣掩天塞地」。自 3 月至 4 月，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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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參謀本部編，《日本戰史‧朝鮮役》，頁93。 
35

   貝原益軒，《黑田家譜》，收入益軒會編纂，《益軒全集》(東京：益軒全集刊行部，

1911)，頁186下。另參見福本誠，《黑田如水》(東京：東亞堂書房，1911)，頁139。 



豐臣秀吉侵略朝鮮：日、朝、明三國軍中疾疫、情蒐與通訊 ．125． 

天氣漸暖，「臭氣彌增，被侵此臭氣，人皆病死畢。」36《直茂公譜》亦載，

自咸興撤回漢城以至駐紮漢城期間，因寒冷及王城之臭氣，其御家人病死

30 餘人。37《再造藩邦志》記載：「(漢城)日氣烘熱，癘疫大熾，人死及馬

死者，處處暴露，臭穢滿城，行者掩鼻而過。數年前，熒惑犯，積尸氣，

卒有此禍。」38
1594、1595 年巨濟島「癘疫興行」，駐屯島上的島津軍多染

病。39如北鄉忠虎(1556-1595)於 1594 年冬，因寒氣且軍務之勞「罹瘴癘」，

12 月病卒。40
 

日軍第一次出兵朝鮮之軍隊有 158,700 人，水軍 9,200 人。在戰鬥中必

然有不少將士受傷，生病士兵之外傷兵亦需照護。由於醫師人數及診療狀

況，相關記錄甚少且不清楚，下面僅略舉數例作說明。五島純玄所率領之

700 人軍隊中，有醫師、祐筆(書記)、僧侶合計五人。如果僧侶 1 人，醫師、

祐筆各 2 人，41則全軍的醫療是由二位醫師負責。羽柴秀勝(1569-1592)及毛

利輝元均生病，秀吉於 1592 年 9 月 24 日派遣施藥院使曲直瀨道三

(1507-1594)至朝鮮，惟秀勝於 9 月 9 日已在唐島(巨濟島)病死。道三在朝鮮

僅停留數月，翌年 3 月回日本。42
1593 年 2 月秀吉徵調京都及奈良的醫師

至名護屋，但人數不清楚。43
4 月派遣醫師二十人分至各軍。44日軍軍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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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書報右監司曰：倭賊每稱晉牧，且其時倭將乃羽柴藤元郎云者，秀吉之從姪，兵

力最強，敗衂退遁昌原，忿恨成疾而死云。」《小早川家文書》1，328號，〈豐臣

秀吉朱印狀〉，頁296。《毛利家文書》3，收入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大日本

古文書》 (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0) ，家わけ8，890號，〈豐臣秀吉朱印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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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由太閣徵調分派外，各軍亦自行徵召。如太田一吉軍中之慶念，45宗

義智軍中之下田源庵，46島津義弘、忠恒父子軍中之許三官(許儀後)和理心，47加

藤清正軍中之加藤忠廣。48當時徵召醫生限定五十歲以下，49慶念隨太田一

吉至朝鮮時已六十二歲，此應是特例。其於日記之始記載：「以此老躰出陣，

作夢亦未思及。」並建議「若須醫僧，可否徵召年輕者。」50但他雖感困惑，

亦不敢違抗。 

奈良時代的官僧必須學習五明，醫方明是其中之一。此外地方僧侶因

將救濟貧病者當作是修業，亦習醫。醫術為僧侶的學問之一，亦是一種教

養。室町時代，禪僧在醫學上之任務，雖不如前代重要，但亦未完全遠離。

如《鹿苑日錄》中仍有不少僧侶從事醫療的記載。51又，真宗僧若不關懷病

患，在地方不易得到尊敬與信任，因此他們亦知曉醫藥。52以慶念為例，他

是侍醫，既照顧生病、受傷的主君，也照顧受傷士兵。53日軍軍中之禪僧、

真宗僧，人數有限，但必要時亦擔負醫療工作應可推測。此外，日本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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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5月9日、22日」條、「天文5年(1536)9月3日」條、「閏10月13日」條，頁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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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教區長ゴメズ(Pedro Gomez，1535-1600)應篤信基督教的小西行長之請，派

遣傳教士セスペデス至其駐守之熊川，日本人修士エイオン(Fancan Leon，

1538-1627)亦隨行。エイオン是醫生，傳道之外也為教徒作醫療服務，惟二

人在熊川之時間短暫。54
 

朝鮮軍與明軍之疾病與醫療，史料記載亦少。環境、條件大致相同，

其疾病種類與日軍應無太大差異，如李舜臣、錢世楨均曾得痢疾。55朝鮮同

樣受腫氣之苦，三木榮認為：宣祖 36 年(1603)恢復治腫廳，大約是壬辰、

丁酉之亂，這方面的治療特別重要。56至於朝鮮癘疫、瘧疾之流行，如 1593

年初，金海城「癘疫大發」。慶尚道「飢荒日甚，疾疫相仍，僵屍相枕。」57柳

成龍(1542-1607)言：「癸巳(1593)十月，車駕還都。灰燼之餘，荊棘滿城。重

以癘疫飢饉，死者相枕於路。」、「……而中外飢甚，且困於饋運。老弱轉

溝壑，壯者為盜賊。重以癘疫，死亡殆盡。」58李舜臣(1545-1598)言：「……

大槩舟師等留屯遠海已及五朔，軍情已懈，銳氣亦摧。癘疫大熾，一陣軍

卒太半傳染，死亡相繼。加之以糧儲乏匱，飢餓顛連。飢餓之極，得病則

必死。」、「……今年(1594)正月，陣中癘疫大熾，臥病者相枕。多備藥物百

爾治療，而差效者鮮少，死亡者極多。」、「癸巳、甲午(1594)年間，癘氣大

熾，陣中軍民死者相繼。」59知 1593~1594 年間，癘疫嚴重，百姓與士卒傳

                                                      
54

   山口正之，〈日本耶穌會宣教師セスペデスの渡鮮〉，《青丘學叢》，第2號(京城，

1930.11)，頁60。山口正之，《朝鮮西教史》(東京：雄山閣，1967)，頁3。セスペ

デス在熊川有二個月、一年等說法。參見ミカエル・シュタイシェン (Michael 

Steichen)著，吉田小五郎譯，《キリシタン大名》(東京：乾元社，1952)，頁182。

J.G ルイズ デ メデイナ(Jung G. Luiz de Medina)，《遥かなる高麗─16世紀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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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首爾：景仁文化社，1999) 第222冊，卷4，狀啟，〈請以裵慶男屬舟師狀〉，

頁620。錢世楨，《征東實紀》，收入上海書店編輯，《叢書集成續編》 (上海：上

海書店，1994) ，史部23，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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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木榮，《朝鮮醫學史及疾病史》(京都：思文閣，1991)，頁189下-190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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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35，「26年2月甲午」條，頁455上；卷37，「26年4

月乙巳」條，頁520上。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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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臥病，死亡相繼。雖百般治療，亦無太大成效。由於缺糧，若過度飢

餓再病則必死。1594、1595 年巨濟島亦「癘疫興行」。60
1596 年黃慎(1560-1617)

出使日本時，面對關白欲拘囚或盡殺通信使之訛言，曾曉諭諸軍官曰：「你

們嶺南之人，一死於壬辰之賊鋒，再死於甲午之飢饉，三死於乙未之癘

疫。……」61知 1595 年慶尚道癘疫流行。 

軍士物故與生病人數，《李忠武公全書》載： 

  (1594 年)自正月、二、三、四月，三道物故數全羅左道四百六名，時

方臥痛一千三百七十三名。右道物故六百三名，臥痛一千八百七十

八名。慶尚右道物故三百四十四名，臥痛二百二十二名。忠清道物

故三百五十一名，臥痛二百八十六名。合三道物故數一千七百四名，

臥痛三千七百五十九名。無辜軍民如是死亡，舟師射格日漸減縮，

許多諸船勇疾運用為難……62
 

即 1594 年正月至 4 月，全羅、慶尚、忠清三道亡故者 1704 人，生病者 3759

人，水夫因之縮減，諸船難以為用。鹿島萬戶在正月亦收埋病屍 214 名。63
3

月癘疫流行期間，李舜臣亦「得染病症頗重」、「強病十二日」。64至於瘧疾，《亂

中雜錄》丙申(1596 年)正月條載：「唐瘧布滿一國，大小男女，無人不痛。」65唐

瘧即明人傳入之瘧疾。《宣祖實錄》同年二月條載： 

  慶尚右道監司徐渻狀啟曰：嶺南一方，兵火癘疫之餘，瘧疾大熾，

十口之家七八臥痛，冬月以來，致死者多。戰士率皆羸疾廢棄之人，

                                                                                                                         
啟，〈請罪闕防諸將狀〉，頁685-686；李舜臣，《李忠武公全書》(二)，卷9，〈行

錄〉，頁474。 
60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68，「28年10月丙寅」條，頁389上；卷69，「11

月己巳」條夾註，頁393下。 
61

   黃慎，《日本往還日記》，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首爾：民族文化

文庫刊行會，1986)，第8輯，「9月初7日」條，頁49下。 
62

   李舜臣，《李忠武公全書》(一)，卷4，狀啟，〈請罪闕防諸將狀〉，頁686。三道

各設左右兩水營。 
63

   李舜臣，《亂中日記》，收入《李忠武公全書》(二)，卷6，「甲午(1594)正月21日」

條，頁104。 
64

   李舜臣，《李忠武公全書》(二)，卷9，〈行錄〉，頁474。 
65

   趙慶男，《亂中雜錄》第3冊，「丙申(1596年)正月」條，頁46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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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內無藥，救療末由。特令該司，劑藥以送。66
 

知 1595 年朝鮮半島流行瘧疾，嶺南因癘疫、瘧疾死亡甚多，兵士嬴弱，道

內無藥可醫。李舜臣在〈請送醫救癘狀〉中言： 

  三道舟師合會一陣，自春至夏癘疫大熾，多備藥物，百爾治療，差

效者鮮少，死亡者極多。無辜軍民日漸減縮，許多戰船運動為難，

臨危當急，極為悶慮。自朝廷十分參商解事醫員，特命下送使之救

藥。67
 

癘疫流行，雖備藥物療治，多半無效，軍民死亡仍多，戰船因之缺水夫，

他上請朝廷遣送醫師救治。依朝鮮人之思維，癘疫發生必須祭癘神。1594

年 4 月 1 日，李舜臣在全羅南道之長興、珍島、鹿島舉行癘祭。3 日又癘

祭三道戰軍，饋酒一千八十盆。68在漢城，死於兵革、飢餓者不知其數，「冤

氣薰蒸，發為癘疫」。由於閭閻之間死亡甚多，17 日備邊司請於城外築壇數

處，癘祭以慰冤死之鬼。69
1596 年 5 月 4 日慶尚虞侯「祭癘神于前峯」。70

 

秋冬之際，天寒、霜雪、陰雨，朝鮮士卒同樣有死亡、凍傷掉指情形。

《亂中雜錄》載： 

  ……自去年(1592)秋冬之間，兩軍深入嶺南賊薮，埋伏於凍雨之中，

曝露於霜雪之地，躬冒矢石，幾死復生者數矣……71
 

1597 年 12 月圍攻蔚山時，據《懲毖錄》載：「時天甚寒，陰雨，士卒手足

瘒瘃。」72《象村先生文集》載：「……(1598 年正月)而自雨後，北風連次，

士皆墮指，戰馬飢凍，仍以踣斃，軍容索然殆不能振。」73戰馬亦不耐飢凍

而倒斃。1593 年正月因嚴重馬疫，數日間倒死一萬二千餘匹。74由於病死

                                                      
66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72，「29年2月辛亥」條，頁449下。 
67

   李舜臣，《李忠武公全書》(一)，卷4，狀啟，〈請送醫救癘狀〉，頁689-690。 
68

   李舜臣，《亂中日記》，「甲午4月1日、3日」條，頁127、127-128。 
69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50，「27年4月乙丑」條，頁57下。 
70

   李舜臣，《亂中日記》，「丙申5月4日」條，頁308。 
71

   趙慶男，《亂中雜錄》第2冊，「癸巳(1593年)正月8日」條，頁62下。 
72

   柳成龍，《懲毖錄》，卷4，「丁酉(1597年)12月」，頁432。 
73

   申欽，《象村先生文集》，收入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 (首

爾：景仁文化社，1998) 第130冊，卷56，〈天朝先後出兵來援志〉，頁128。 
74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35，「26年2月庚寅」條，頁452上。柳成龍，《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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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多，1598 年 1 月建馬神廟禳祭。75
 

醫藥之缺乏，如前述。以 1592 年 5 月泗川海戰李舜臣中彈為例，李舜

臣是以刀尖挖出深入數寸的子彈。據《李忠武公全書》載： 

  ……公亦中丸貫左肩至于背流血至踵，公猶不釋弓矢，終日督戰。

戰罷使以刀尖割肉出丸，深入數寸，軍中始知之，莫不驚駭。……76
 

明軍疾疫、馬疫等問題，如 1593 年正月碧蹄館之役，因「霪雨日久，將士

臥起水中，病者十五。」77游擊錢世楨(1561-1642)言：「(1593 年)五月初二日，

我兵渡漢江，天道炎熱，軍中疾疫，戰馬倒死。……」78明軍是否有醫生隨

行，缺乏史料。《紀效新書》記載，每營三千人，應備醫士二名，獸醫一名。79

朝鮮各府邑或內醫亦協助醫療，如碧蹄館之戰，病傷軍人「沿路不得口粮，

勺水不得添唇」，死亡相繼或倒臥路傍。當時同知中樞府事盧稷在順安、平

壤等地救治明兵，備邊司因之請令盧稷各別申飭沿路各官救恤。病傷明兵

中有把總等，備邊司認為其不同於兵卒，因此又派遣內醫李公沂往來治療。80

又，朝鮮國王屢言：「天兵之病傷者，爾其竭力救療。」、「天兵之以病留在

者，另爲救療。」、「予於途中見天兵多有破傷者，以我國事如是，未安甚

矣。申勑各邑，別加救護。」、令府使尹安性曰：「天兵天將之戰傷者，或

病傷者，爾其盡心救護。」81明軍出援朝鮮，朝鮮認為必需竭力救療。 

將士因寒冷、暑熱、衛生、飢餓等各種因素引發疾病需醫療，但更多

傷兵需照顧。日軍、朝鮮軍、明軍三國同樣面臨醫療缺乏問題。 

                                                                                                                         
毖錄》，卷3，頁383。 

75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96，「31年正月癸卯」條，頁227下。 

76
   李舜臣，《李忠武公全書》(二)，卷9，〈行錄〉，頁461。 

77
   諸葛元聲，《兩朝平攘錄》，〈日本〉上，頁56。 

78
   錢世楨，《征東實紀》，頁8。 

79
   戚繼光，《紀效新書》，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第728冊，卷1，〈雜流匠役〉，頁510上；卷4，頁522下。 
80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34，「26年正月壬午」條，頁444下-445上；「甲申」

條，頁446上-下。 
81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35，「26年2月壬寅」條，頁463上；「癸卯」條，

頁465上；「乙巳」條，頁469下；「庚戌」條，頁475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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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蒐 

日軍取得情報之方式，除斥候外，主要依賴歸順或被擄朝鮮人及通事

等。日軍久駐半島南部海岸，82當地居民相率歸之。不僅與日軍相雜，且剃

髮、染齒從其俗。耕田、納租、供役，不以為恥。遠處商人亦持其物，往

來互市於日軍營陣，朝鮮毫無防備，83以致機密「透露無隱」。《宣祖實錄》

載： 

  備邊司回啟曰：……但左、右道人民等，出入賊營，買賣自如，至

以事關機密者，透露無隱，極為駭愕。84
 

亦有朝鮮人受誘惑，願為日軍打探消息者。如小西行長駐守平壤時，召募

四十餘名朝鮮人，分至順安、三縣諸陣，以及安州、義州等地哨探。若提

供軍事情報，則賞予紬布或牛馬。無知百姓，見此厚利，莫不奔走為用。85

朝鮮對此類「媚賊嚮導」或「洩漏軍機」者，秘密詳問後，若屬實則囚禁

之。86
 

日軍亦利用被擄朝鮮人，如俘虜金德澮曉日語、金應灌曉漢語，日軍

以其誘民從歸，圖示義州至燕京道路形勢，為其嚮導。87金應灌甚且應景轍

玄蘇(1537-1611)要求，提供八道圖。88豐臣秀吉原擬假道朝鮮入侵明朝，因

此出兵前已有以朝鮮人與明人為嚮導之規劃。《全浙兵制》載： 

  (關白)擬今年三月入寇大明。入北京者，令朝鮮為之向導。入福、廣、

                                                      
82

   日軍在朝鮮半島南部沿海建二十多個倭城。參見羅麗馨，〈豐臣秀吉侵略朝鮮期間

日軍在朝鮮半島之築城以日本史料為核心〉，《漢學研究》，第30卷第4期(臺北：

2012.12)，頁107-105。 
83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61，「28年3月甲戌」條，頁260上。 
84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60，「28年2月癸酉」條，頁259上。 
85

   柳成龍，《西厓集》，卷14，〈戰守機宜十條‧斥候〉，頁269上-下。李肯翊，《燃

藜室記述》(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卷19，〈求

救天朝收復京城〉，頁607下。 
86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34，「26年正月乙酉」條，頁447上。 
87

   柳成龍，《西厓集》，卷35，「26年2月丙午」條，頁471下；「丁未」條，頁472

上；「丙午」條，頁471上載：「行長入京，還出龍山時，(金)德澮及八十老母及妻

子，并(金)應灌一家，同時率去。」 
88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35，「26年2月丙午」條，頁47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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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直者，令唐人為之向導。聞唐人計二千人。89
 

加藤清正進兵咸鏡道時，俘虜兩名朝鮮人作前導，一人以不識路推辭被斬，

另一人懼而從之。90備邊司啓曰： 

  臣等得見倭人海路地圖，其於形勢周詳極備，此必我國奸細作如許

通謀而然也。91
 

柳成龍言：「賊既入城，京師之民皆奔避。未久稍稍還入，……亦有媚賊相

昵，嚮導作惡者。」92他認為：日軍「入我境土，今已三年。凡絕境細路，

人所不知者，無不縱橫貫穿，若履諳熟之處。茍非我國之民為之向導，則

何以如此。」93日軍還以被擄人為兵為將，如朴春於錦山之戰時被擄，因久

在日軍中，積功為將，所領千人之兵中，被擄者居三分之二。94此外，日軍

還利用被擄朝鮮人及明人持送文書，或假冒票帖，或作為耳目，探察朝鮮

虛實。95
 

1592 年 4 月 25 日，秀吉給對馬島主宗義智(1568-1615)朱印狀，要求派

遣通仕至諸大名軍中。96通仕亦稱通事、通詞，即翻譯。十五世紀以來，在

朝鮮之交鄰政策下，對馬島主與朝鮮締結癸亥(1443 年)、壬申(1512 年)等條

約，藉歲遣船及文引掌控日鮮貿易實權。97另一方面，對馬島土瘠民貧，島

                                                      
89

   侯繼高，《全浙兵制》，收入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山

東：齊魯書社，1995) ，子部31，第2卷附錄，〈近報倭警〉，頁174上。另參見張

廷玉等撰，《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75)，卷322，外國3，〈日本〉，頁8357。 
90

   末松保和編，《宣祖修正實錄》(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61)，卷26，「25

年6月己丑」條，頁222下。 
91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26，「25年5月甲申」條，頁324下。 
92

   柳成龍，《西厓集》，卷16，〈記亂後事〉，頁322下。 
93

   柳成龍，《西厓集》，卷14，〈戰守機宜十條‧斥候〉，頁269上。 
94

   申炅用，《再造藩邦志》，卷4，頁563。 
95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102，「31年7月甲申」條，頁321下；卷98，「31

年3月壬寅」條，頁262上。柳成龍，《西厓集》，卷6，〈承有旨處置道內軍民後上

去狀〉，頁133上。 
96

   武田勝藏，〈伯爵宗家所藏豐公文書と朝鮮陣〉，《史學》，第4卷第3號(東京：

1925.08)，頁104。 
97

   參見中村栄孝，〈歳遺船定約の成立─十五世紀朝鮮交隣体制の基本約条〉、〈十

六世紀朝鮮の対日約条更定─対馬の朝鮮貿易独占過程〉二文，收入中村栄孝，

《日鮮関係史の研究》 (東京：吉川弘文館，1969) 下冊，頁1-108、109-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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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多以捕魚、販賣為生。98由於鄰近朝鮮半島，魚獲、交易等多半以朝鮮人

為對象。在此背景下，對馬人不少熟諳朝鮮語。諸將軍中之朝鮮語通事，〈柚

谷氏の朝鮮陣記〉記載有五十六名(參見附表)，99《對馬古文書纂》記載六

十名，兩者名單大致相同。《對馬古文書纂》另記載五名朝鮮人通事，即石

田三成(1560-1600)軍中之朴通事、增田長盛(1545-1615)軍中之金通事、大谷

吉繼(1559-1600)軍中之殷通事、小西行長軍中之李通事、惠瓊軍中之朴通

事。對馬島主宗義智軍中，較〈柚谷氏の朝鮮陣記〉多載庄司助右衛門、

加瀨彌右衛門二名對馬人通事。但缺服部一中與一柳直盛(1564-1636)兩將領

軍中之對馬人通事平山惣左衛門與友屋彌右衛門。100
 

梯七太夫是小西行長的通事，朝鮮與明之史料記載為要時羅。其為對

馬島人，平日往來釜山做買賣，因此通曉朝鮮語言和習俗。經理楊鎬(?-1629)

曾「問其年歲及子息有無，作何官爵。」他答稱：「年今三十歲，有子二人，

曾做小官。」101時為 1598 年，因此推測其生年大約是 1567 年。為議和事，

1594 年 11 月小西行長派遣使者往見慶尚右兵使金應瑞。之後，行長與金應

瑞相通多由要時羅居間傳達，102但要時羅亦向朝鮮提供日軍動態。 

1596 年要時羅伴隨通信使黃慎一行至日本時，他向譯官朴大根密言：

關白失人心，不出三、五年必不保；朝鮮雖未遣王子為人質，只要拖延終

會無事；加藤清正、黑田長政出兵，最快年末或來年。二月先運軍糧，大

軍三、四月後才會到釜山；日軍必先犯全羅道。103他甚至向朝鮮要求官爵，

接受賞賜。朝鮮最初未答應，後來備邊司建議派金應瑞告訴他： 

  當初汝輩往來陣中，約說分明以爲信然。上聞朝廷，至於委遣通信

                                                      
98

   申叔舟，《海東諸國紀》(東京：国書刊行会，1975)，頁218。 
99

   〈柚谷氏の朝鮮陣記〉，收入內野運之助編，《反故迺裏見》 (東京大學史料編纂

所收藏) 第20冊，頁133上-134上。 
100

  竹内理三編，《対馬古文書纂》第3冊，頁39上-40下。另參見中村栄孝，《日鮮関

係史の研究》中冊，頁140-143。 
101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101，「31年6月丙辰」條，頁307下、308上-下。 
102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57，「27年11月壬辰」條，頁203下。末松保和編，

《宣祖修正實錄》，卷31，「30年2月壬戌」條，頁266下。 
103

  黃慎，《日本往還日記》，「10月10日」條，頁52上-下。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

卷83，「29年12月癸未」條，頁650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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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且爲汝輩請授官爵、告身，下來陣中已久。欲待此事完結授之，

而今乃大謬。汝輩言語不足憑信，爲兩國羞浼，固不足論。我信聽

汝輩之言，使之至此，慙懼罔措。已來告身亦無以處之，安有如此

之事云云。104
 

備邊司建議，若要時羅仍有請受之意，則令金應瑞授之無妨。105依金應瑞

書狀：「要時羅請受爵甚懇，臣措備衣冠，依例肅拜後，許授官敎，且與銀

子八十兩。」要時羅「喜色滿眼，叩拜再三」。106要時羅於 1597 年正月接

受僉知中樞府事(正三品堂上官)官職。107《亂中雜錄》載： 

  譯倭要時羅行長管下也，出入慶尙右兵使鎭，輸誠納款，願爲我國

人。金應瑞特加厚恤，論報元帥(權慄)優賜褒賞。自後往來無常，歸

彼則着其斑服，來此則衣我衣冠，倭中聲息一一轉報。108
 

小西行長與加藤清正不和，是否議和，兩人意見相左。為打擊清正，1597

年正月二次出兵時，行長令要時羅向金應瑞洩漏清正軍隊動向。《宣祖修正

實錄》載： 

  先是行長與慶尚右兵使金應瑞相通，要時羅居間往來。其所言若有

與清正不相能者，我國信之。是時，倭賊謀再犯，憚我舟師，尤忌

舜臣。使要時羅來言：和事之不成，清正實主張之。若去此人，則

我之恨釋，而貴國之患除矣。某月某日，清正當宿于某島，貴國若

令舟師潛伏而要之，則可縛而來。應瑞以此上聞。上遣黃慎密諭于

舜臣。舜臣曰：海道艱險，賊必設伏以待，多發戰艦，則賊必知之，

小則反為所襲，遂不行。是日，清賊果來多大浦前洋，仍向西生浦，

實與行長謀贏師以誘我也。朝廷猶以不遵朝命，下舜臣于獄，拷訊

之。遂以全南兵使元均為統制使。109
 

                                                      
104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82，「29年11月庚申」條，頁639上。 
105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82，「29年11月庚申」條，頁639上。 
106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84，「30年正月癸丑」條，頁9上。官教：授予位階

之文書。 
107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86，「30年3月乙卯」條，頁43上。 
108

  趙慶男，《亂中雜錄》第3冊，「甲午(1594)10月」條，頁31下。 
109

  末松保和編，《宣祖修正實錄》，卷31，「30年2月壬戌」條，頁266下。趙慶男，

《亂中雜錄》第3冊，「丁酉(1597)2月」條，頁61上下載：「要時羅傳告本國曰：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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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時羅向金應瑞說，和議不成是清正反對之故。並密報清正某日駐紮某島，

冀望朝鮮令舟師潛伏縛之。金應瑞雖上報朝廷，朝廷亦密諭三道水師統制

使李舜臣發艦出擊。但李舜臣未遵朝令，結果海戰失利，統制使一職遂由

元均(1540-1597)取代。但 7 月金應瑞無意間將元均密謀與中國搗釜山之日期

洩予行長，結果行長用計遣兵擊破元均，奪得閑山島。110
 

小西行長派遣要時羅至朝鮮，主要為議和事。面對朝鮮質疑「爾來此

欲何爲」、「爾何爲而來」，要時羅也以「欲爲講和也」、「行長欲講好而送來」

答之。111黃慎、楊鎬均認為要時羅「伶俐」，112楊鎬甚至害怕陸續進駐的明

兵不知其為何許人而傷害他，還特別為其安排住處。113朝鮮則認為其「爲

人極狡詐」、「中間肆行謊說欺瞞者，皆是這奴所爲矣。」114
 

1598 年 4 月下旬要時羅至谷城(在全羅南道東北)，因議和事行長派遣其

至南原(全羅北道東南部)見李芳春，5 月下旬被李芳春縛送漢城並轉至明朝斬

殺。115《宣廟中興誌》載： 

  要時羅嘗以和事往來鎮營，誣辱我國甚多。是時時羅以萬餘人屯谷

城，行長累請和好，遂遣時羅入南原見李芳春。芳春執送天朝誅之。116
 

根據邢玠(1540-1612)之〈獻俘疏〉，要時羅是和古和知、要一知在六月被行

長密差至漢城探聽虛實時被劉綎(1558-1619)擒獲。117小西行長派遣要時羅至

朝鮮是為交涉議和，但要時羅與金應瑞相通，將日軍消息傳報朝鮮，其在

日、朝兩國活動，是雙重間諜身份。 

                                                                                                                         
正以單舸渡還，海中遇風波，泊小嶼數日。我急通于李統制，而統制疑懼不來，坐

致誤事云云。朝廷方咎舜臣虛張大話、欺罔君父，遣都事拿鞫。以全羅兵使元均兼

三道水軍統制使。……」 
110

  諸葛元聲，《兩朝平攘錄》，〈日本〉下，頁119-120。 
111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101，「31年6月丙辰」條，頁306下、307下。 
112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101，「31年6月丙辰」條，頁308下；卷83，「29

年12月癸未」條，頁651下。 
113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101，「31年6月丙辰」條，頁308下。 
114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100，「31年5月癸巳」條，頁298下。 
115

  趙慶男，《亂中雜錄》3，「戊戌(1598)4月」條，頁92下；「5月」條，頁93上。 
116

 權文海，《宣廟中興誌》 (首爾大學奎章閣收藏)，下卷，「戊戌5月」條，頁54下-55

上。 
117

  邢玠，《經略御倭奏議》(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4)，卷8，〈獻

俘疏〉，頁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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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入侵朝鮮前，已有不少明商人或海賊「逋逃」至日，或被倭寇擄

至日本。118戰爭爆發後，這類明人不少加入日本軍隊，少數則擔任通事。《宣

祖實錄》載： 

  經理接待督監郎廳以右議政意，啟曰：……昨夕黃應陽入來，臣今

朝相見，則行長所送倭子七名，拘留在任實，朱元禮獨來，已到天

安，明日當到此云。應陽因言老爺欲處置朱元禮，殺一人無益，且

浙江、福建近處，被擄人留在倭營者，其數甚多。若聞此言，則必

阻其出來之心。119
 

「被擄人留在倭營者，其數甚多。」若殺朱元禮，將使被擄明人不敢出來表

達歸向意願。朱元禮為小西行長軍中之通事，行長軍中另有林通事、洪通

事、張大膳通事，加藤清正軍中則有康宗麟通事。120被擄明人向明軍提供

日方消息者，如郭參軍向冊封使李宗城(1560-1623)提供關白之意向。《宣祖

實錄》載： 

  且聞郭參軍稱名者，以福建之人爲倭子之所獲，在於賊中久矣。欲

順上使之心，乃曰：若入日本則必多難事，關白之意非徒請封也，

中朝皇女亦欲得之云云。121
 

為議和，1593 年正月小西行長派遣將領吉兵霸三郎(吉兵衛)、通事張大膳等

至安定館迎接沈惟敬(?-1597)，但被明軍設伏襲擊。吉兵衛被擄，張大膳逃

走。122但平壤之役，張大膳被生擒。張大膳是「投倭浙人」，123被捕後反成

                                                      
118

  鄭潔西，〈万暦時期に日本の朝鮮侵略軍に編入された明朝人〉，頁340-341。 
119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100，「31年5月丙戌」條，頁294上。 
120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60，「28年2月癸丑」條，頁238上-下、242上；卷 

101，「31年6月乙卯」條，頁306上-下；卷61，「28年3月丁酉」條，頁270上。林

通事即林小鳥。參見李光濤，〈明季朝鮮「倭禍」與「中原奸人」〉，收入李光濤

著，《明清檔案論文集》(臺北：聯經，1986)，頁781。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

卷84，「30年正月甲寅」條，頁9上。 
121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76，「29年6月丁酉」條，頁517上。 
122

 張廷玉等撰，《明史》，卷320，〈朝鮮〉，頁8292。載：「(1592)八月，倭入豐德

等郡，兵部尚書石星計無所出，議遣人偵探之，於是嘉興人沈惟敬應募。惟敬者，

市中無賴也。」申炅用，《再造藩邦志》，卷1，頁258。 
123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34，「26年正月壬戌」條，頁425上；「丙寅」條，

頁430上。末松保和編，《宣祖修正實錄》，卷27，「26年正月丙辰」條，頁239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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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明軍通事，明以其作反間，提供日軍情報，124是雙重間諜。 

碧蹄館之戰明軍失敗，之後日軍一方面和談並將部份軍隊撤回國內，

留下的軍隊則在半島南海岸營建要塞鞏固據點。由於歸國無期，不少士兵投

降。《亂中雜錄》載：「嶺南諸屯倭賊，厭其久戍勞役，多有降附我國者。」125

明與朝鮮即利用此降倭誘降日軍、打探軍情，如沈惟敬曾謀畫利用信時老(保

家新十郎)、馬堂古羅(武田又五郎)、馬多時之(又七)、世伊所(岡村清藏)等降倭，

焚燒加藤清正在西生浦的軍營，或離間誘使日軍士卒投降。126
 

麻貴等於 1597 年 11 月 18 日領兵至義城，他向接伴使李德馨(1561-1613)

表示，明軍雖善於探哨，但不如朝鮮人方便，希望有朝鮮人隨同明哨軍至

島山(蔚山城)打探。德馨認為如此未必能詳察，降倭呂余文伶俐有心計，若

厚賞他銀子使其隨哨軍前往，至慶州後讓他「剃髮著倭衣」進入島山，定

可詳知倭情。楊鎬接納此建議。20 日明軍紮營慶州。21 日呂余文回營，「袖

中出一圖，乃島山太和江賊窟也。兵卒多少，及清正喜八等窟穴俱在。」

楊鎬大喜，以紅筆於圖上畫進兵三路線明示諸將。127此外，明與朝鮮亦利

用擄獲日兵及逃回被擄人盤問日軍動態。日兵慎入(八)羅在漢城被擄，參將

方時春向其盤詢日軍情況。據《經略復國要編》載： 

  慎入羅供稱，倭兵屢戰傷損甚多，但懼關白法度，不敢回巢。王京

城內見有三四萬，聯結八營。城外龍泉館有平行長結營三處。又去

討關白示下，關白說：平壤、開城去年已取，如何輕棄。傳知眾倭

死守王京，要在三月間自領兵二十餘萬，一半前來王京合兵拒敵，

一半沿海分犯中國等情，……128
 

                                                      
124

  宋應昌，《經略復國要編》(臺北：學生書局，1986)，卷7，〈敘恢復平壤開城戰功

疏〉，萬曆21年(1593)3月4日，頁521、527-528；卷6，〈報石司馬書〉，萬曆21年2

月3日，頁443；2月23日，頁483。 
125

  趙慶男，《亂中雜錄》第3冊，「甲午6月」條，頁28下。 
126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86，「30年3月丙午」條，頁39下；卷87，「30年4

月辛巳」條，頁64下。 
127

  申欽，《象村先生文集》，〈天朝先後出兵來援志〉，頁121-122。宣祖實錄記載為

呂汝文，參見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98，「31年3月壬子」條，頁267下。 
128

  宋應昌，《經略復國要編》，卷6，萬曆21年2月30日，〈移本部咨〉，頁49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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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萊通事鄭哲命為加藤清正所擄，逃回後立即「上送盤問」。129圍攻蔚山時，

逃出的被擄人提供城中無糧、無水，「喫收拾燒米」，下雨無鉢取水以衣濡

水飲之，及清正離開西生浦馳援等情狀。130朝鮮對這類被擄人多有疑慮，

因此其逃歸時則留置，或不使入京。131
 

明游擊茅國器因參謀史世用建議，利用郭國安作反間，因此在望津打

敗日軍。《武備志》載： 

  郭國安華人也，往與共在日本，誓自效於本朝，今在茲，可以間矣，

乃謀詗之。知義弘尚在泗川，主望津營者國安也。乃遣書約之，於

九月二十日伏火屯聚，俟我師渡，焚糧以應之。至期如所約，遂大

勝，奪其營，倭退守於泗川。132
 

史世用於 1593 年 6 月奉命僞作商人，搭海商許豫的船隻赴日。其在名護屋

與島津義久的侍醫許三官接觸，並收集情報。1594 年正月歸國時遇風暴折

返薩摩，後來隨琉球使者至琉球，12 月回到福建泉州。許三官即許儀後，

1571 年被倭寇擄至薩摩，知曉醫術。郭國安於 1559 年到薩摩，隨許三官

習醫，並改名理心。其為島津忠恒軍中的醫生，也是島津軍的參謀。133當

時島津義弘(1535-1619)駐守泗川，郭國安在望津。因郭國安為內應，日軍因

之大敗，撤退至泗川。至於許儀後，在日軍出兵朝鮮前，已委託朱均旺將

豐臣秀吉企圖侵略明朝的消息，傳遞給福建張軍門(巡撫張汝濟)。134反之，

明軍亦有背叛者。如奉命與日本和談的沈惟敬，雖有「緩倭之功」，但「彌

                                                      
129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82，「29年11月辛卯」條，頁605上。 
130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96，「31年正月壬辰」條，頁222上、223上；「丙

申」條，頁224下。 
131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65，「28年7月己卯」條，頁331上；卷97，「31年2

月乙亥」條，頁250下-251上。 
132

  茅元儀，《武備志》，收入中國兵書集成編委會，《中國兵書集成》(北京：解放軍

出版社，1987)，卷239，頁10364-10365。諸葛元聲，《兩朝平攘錄》，〈日本〉下，

頁171-172。 
133

  許孚遠，〈請計處倭酋疏〉，頁634-638。《歷代寶案》第1冊第1集(臺北：國立臺

灣大學，1972)，卷8，頁242下。增田勝機，《薩摩にいた明國人》，，頁65-105。

鄭潔西，〈萬曆二十一年潛入日本的明朝間諜〉，頁116-120。 
134

  諸葛元聲，《兩朝平攘錄》，頁38。末松保和編，《宣祖修正實錄》，卷 25，「24

年5月乙丑」條，頁210上。松浦章撰、鄭潔西譯，〈萬曆年間的壬辰倭亂和福建海

商提供的日本情報〉，頁20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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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詭詐」，多所欺瞞。1597 年 6 月，楊元(?-1598)執逮他時，他暗令家丁婁

國安脫身向行長報告南原虛實。其被擒之後，「軍中動靜，倭將無由知之」。135

又如劉綎想誘擒駐守順天的小西行長，因其軍中一倭千總秘洩其謀，行長

大驚，「中道遁去」。136
 

降倭若有功，朝鮮則授予官職。如信時老官「果毅校尉龍驤衛司直」(武

班正五品上階)，馬堂古羅於戰後授官「昭威將軍」(正四品)。137《亂中雜錄》

載：「金應瑞所招幾至百餘名，其酋曰金向義。向義與其衆多立戰功，官至

通政(正三品堂上)、嘉善(從二品)。」138
 

戰爭、和談均需知己知彼，日、朝、明三國無不利用投降者、俘虜及

通事等獲取對方情報，但亦有如要時羅、金應瑞、張大膳、沈惟敬、郭國

安等成為雙重間諜者。較之日、明兩國，朝鮮更且利用降倭製造鐵炮，傳

習放炮、劍術，或煮取焰硝，139充分利用降倭長技。 

通訊 

豐臣秀吉於1592年3月26日離開京都，4月25日抵達名護屋大本營。因

母大政所薨，7月底回京都，9月30日再至名護屋。140翌年8月側室淀君生產，

同月25日回大坂。之後日、明持續和談，1597年再度出兵，這期間秀吉多

留居伏見城。豐臣秀吉在名護屋、伏見、大坂指揮朝鮮半島上的日軍作戰，

半島上的日軍則接受指令並報告戰況。双方如何通訊、速度如何，不僅關

                                                      
135

  諸葛元聲，《兩朝平攘錄》，，頁117-118。張廷玉等撰，《明史》，卷320，外國1，

〈朝鮮〉，頁8296。 
136

  諸葛元聲，《兩朝平攘錄》，，頁167-168。 
137

  中村栄孝，〈受職倭人の告身〉，收入中村栄孝，《日鮮関係史の研究》 (東京：

吉川弘文館，1965)上冊，頁595、596、598、602、604-610。1592年日軍出兵朝鮮

前，受職對象以對馬、一岐、九州本島豪族為主。之後，受職人主要是降倭。參見

同文，頁589、594。 
138

  趙慶男，《亂中雜錄》第3冊，「甲午6月」條，頁28下。同條夾註載：「降倭無功

於我國者，分居西北，後皆誅之。」 
139

  末松保和編，《宣祖實錄》，卷26，「25年5月甲子」條，頁317上；卷31，「25年

10月辛丑」條，頁382下；卷36，「26年3月丙寅」條，頁489上。 
140

  石田玉山，《太閣記》，收入早稻田大學出版部編，《物語日本史大系》(東京：早

稻田大學出版部，1928)，卷7，〈大廳薨去〉，頁46下-48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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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戰況正確性的掌握，也影響軍事佈局。 

豐臣秀吉於5月15日獲知日軍攻陷漢城後，16日立即指示在朝鮮的諸將

領於釜山至漢城間建造行營，作為渡海親征的準備。141據《毛利家文書》

記載有二十三處，即釜山浦、東萊、梁山、密陽、清道、大丘(大邱)、八莒、

仁同、善山、尚州、咸昌、聞慶、鳥嶺、延豐、槐山、清安、竹山、陽智、

龍仁、果川、沙平院、漢江、京中等。142其後為確保補給線及固守佔領地，

又下令建造「繫城」。據吉見元賴之日記載，繫城順序如下：釜山海浦→東

萊→梁山→安陽(密陽)→新城→清道→新城→大丘→新城→仁同→開寧→

善山→新城→尚州→咸昌→聞慶→新城→新城→忠州→陰許 (陰城)→竹山

→新城→湯賀→新城→新城→果川→新城→新城→開城府→新城→平山→

新城→鳳山→黃州→中和→平壤→順安→肅州→定州→郭山→宣州→鐵山

→龍山→義州。143新城為新建，其餘利用朝鮮舊有城邑加以改建，釜山至

聞慶間之繫城則與行營大致相同。繫城是兵站，與行營、佔領城邑基本上

可作為通訊交通據點。 

依據1607年慶暹(1562-?)副使及1617年李景稷(1576-1639)從事官出使日

本之日記，其行程為釜山→對馬北部港口(泉浦、西泊浦、船越浦，或鰐浦、

鹽浦)→對馬府中(今巖原)→一岐風本浦(勝浦)→藍島→赤間關→上關→鍋懸

(蒲刈)→田島→韜浦→牛窓→室津→明石→兵庫→大坂。144由此大致可推測

釜山至大坂的海路交通線。名護屋至大坂之陸路交通線，或亦可由秀吉赴

名護屋之行程大略推知。即兵庫→明石→姬路→岡山→三原→廣島→長府

→下關→小倉→蘆屋→宗像→名島→深江→名護屋。145釜山至名護屋，則

                                                      
141

  參謀本部編，《日本戰史‧朝鮮役》，文書，第32-34號，頁28-33。 
142

 《毛利家文書》3，877號，〈豐臣秀吉朱印狀〉，頁138-139。 
143

  吉見元賴，《朝鮮渡海日記》，頁31下-33上。日下寬編，《豐公遺文》，頁452-454。 

記載有釜山浦至漢城的繫城。 
144

  慶暹，《海槎錄》，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首爾：民族文化文庫刊

行會，1986)，第2輯，頁37下-40下。李景稷，《扶桑錄》，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

《海行摠載》(首爾：民族文化文庫刊行會，1986)，第3輯，頁1上-8下。 
145

  參見京口元吉，《秀吉の朝鮮経略》(東京：白揚社，1939)，頁15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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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對馬、壱岐兩島，直接抵達。 

通訊可利用上述海陸交通線，港口、城市為驛站。1592年正月4日秀吉

令毛利輝元於尾道(在廣島東南)→下關置遞船，小早川隆景於小倉→宗像→

名島置遞船。146
8月24日，關白秀次(1568-1595)制定京都→大坂→名護屋間

之遞夫、遞馬、遞船制。147
1597年8月10日，秀吉令大坂至名護屋間置早船

(哨船)、次船、早馬、次馬。148海路使用之船隻，除御水船(豐臣氏的直轄船)、

諸侯船外，兼用商船。149
 

通訊速度受戰況、季節、義兵抗日等影響，下面以數例說明釜山、漢

城至名護屋間所費之時日。1592年4月13日、14日連陷釜山、東莱，15日宗

義智的注進狀，22日秀吉在名島接到。秀吉21日到達名島，在此停留一、

二天。150扣除名島至名護屋的時間，釜山至名護屋5天。《兩朝平攘錄》載：

「對馬島至釜山約五百里，風順一日可到。對馬島至一岐島六百里，一岐

島至護屋島九百餘里。護屋即關白擁大兵處，……」151據此，若順風4天可

抵達。5月2日攻下漢城，15日秀吉在名護屋接獲此報，152漢城至名護屋通

訊時間約14天。5月29日泗川海戰與6月2日唐浦海戰均失利，在龍仁(距漢城

五里)的脇坂安治(1554-1626)分別於6月7日與19日向秀吉緊急報告，秀吉於23

日同時收到，費時17天和5天。153
1593年正月8日李如松攻下平壤，在漢城

                                                      
146

 《毛利家文書》3，878號，〈豐臣秀吉朱印狀〉，頁139。 
147

  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纂，《史料綜覽》，卷12，「文祿元年8月24日」條，頁367 

下。《古蹟文徵》，收入《前田家所藏文書》 (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收藏，影寫本) 

第7冊，頁49右-61右。 
148

 《征韓錄》，收入北川鐵三校注，《島津史料集》(東京：人物往來社，1966)，頁

241。參謀本部編，《日本戰史‧朝鮮役》，文書，第196、198號，頁211-212、

212-213。武田勝藏，〈伯爵宗家所藏豐公文書と朝鮮陣〉，頁121。 
149

  參謀本部編，《日本戰史‧朝鮮役》，附記第3，〈運輸通信及船舶〉，頁103。 
150

  參見日下寬編，《豐公遺文》，天正20年(1592)卯月22日，頁346-347。 
151

  諸葛元聲，《兩朝平攘錄》，頁43夾註。 
152

  日下寬編，《豐公遺文》，天正20年5月16日，〈朝鮮都落去付關白秀次遣朱印狀〉，

頁356-359。 
153

  《脇坂記》，收入塙保己一編，《續群書類從》，第20輯下，卷上，頁440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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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奉行10日得到消息，11日石田三成等的連署狀於2月15日送達名護屋，154

費時36天。平壤戰敗後，諸將陸續撤回漢城。正月23日小早川隆景送書狀，

2月28日到達名護屋。155同日諸奉行也有注進狀(報告書)。根據秀吉2月27日

再配置諸將之朱印狀，156及小早川隆景書狀送達名護屋的時間推測，秀吉

大約在26日接到注進狀，通訊時間約34-36天。正月26日碧蹄館之戰，3月

10日傳至名護屋，157通訊時間44天。同年3月3日諸將連署撤兵，158翌日熊

谷直盛(?-1600)、垣見一直(?-1600)自漢城出發，4月12日抵達名護屋，159花費

40天。由上知，漢城至名護屋通訊時間差距甚大。1597年7月14日漆川梁海

戰，16日島津義弘、忠恆自加德(洛東江口西方)發送捷報注進狀，在大坂的

秀吉於8月9日接到，費時25天。160
 

對於日軍之入侵，朝鮮半島各地組織義軍抗日。161フロイス之《日本

史》載： 

   日軍沿途營建城寨，至某一時期止，朝鮮仍支配其餘領土。日軍由

一地至另一地，時常受攻擊。自釜山浦至漢城，日軍若不足三百人

是難以通行的。自漢城至小西行長駐守之平安道，則需五百人以上

成團始能通過。162
 

                                                      
154

  《富田仙助氏所藏文書》(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收藏，影寫本)第2冊，正月11日，長

束正家、石田正澄宛增田長盛、大谷吉繼、石田三成、加藤光泰、前野長泰連署

狀，頁25下-34上(無頁碼，自編)。 
155

  《小早川家文書》1，296號，〈豐臣秀吉朱印狀〉，頁272。 
156

  立花寬治，《立花文書》(九州大學中央圖書館收藏，1914)，〈朝鮮国在陣中宛朱

印狀〉，頁41上-42上。 
157

  《淺野家文書》，263號，〈豐臣秀吉朱印狀〉，頁466-476。 
158

  《浜文書》(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收藏，影寫本)，3月3日增田、大谷、石田ほか連

署狀，頁11右-16左。 
159

  《毛利家文書》3，928號，〈豐臣秀吉朱印狀寫〉，頁192-197。 
160

  參謀本部編，《日本戰史‧朝鮮役》，文書，第194號，頁210-211。 
161

  北島万次，《豊臣秀吉の朝鮮侵略》(東京：吉川弘文館，1995)，頁89-100。義軍之

活動，如慶尚道之郭再祐、全羅道之高敬命、咸鏡道之鄭文孚。1592年11月，義軍

被編入政府統制下。貫井正之，《豊臣政権の海外侵略朝鮮義兵研究》(東京：青木

書店，1996)，頁77。 
162

  松田毅一、川崎桃太訳，《フロイス日本史》2，頁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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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日軍節節勝利，抗日義軍尚未活躍，通訊速度受影響較小。至1593年

初，除抗日義軍外，亦因冬季酷寒，漢城至名護屋的通訊時間增加1.5-3倍，

往返估計需70~90天。此外，名護屋至京都約10天。豐臣秀吉在名護屋、伏

見、大坂指揮作戰，距離前線遙遠，訊息往來傳遞時間不一，難以及時確

切掌握半島上日軍的動態。如對應正月11日石田三成等的連署狀，2月16日

與18日的朱印狀指示黑田長政與小西行長駐守開城；加藤清正自咸鏡道撤

回臨津江北之川向；島津義弘與伊東祐兵(1559-1600)仍留江原道；小早川隆

景自開城回漢城。163事實上，小西行長於1月17日回漢城，黑田長政與小早

川隆景於21日回漢城。2月中旬，島津義弘與伊東祐兵分別回果川、龍仁，

原在果川、龍仁的宇喜多秀家(1572-1655)則回漢城。鍋島直茂與加藤清正於

2月28日、29日先後回到漢城。164太閣的書信與命令，因各種因素無法及時

傳達，對前線諸將的措施，不得不彈性給予認可。 

結論 

日軍不習慣朝鮮半島的冬季，很多人腳趾凍傷掉落，甚至不耐酷寒凍

死。寒冷與暑熱易引發疾病，此外癘疫嚴重，軍卒傳染，死亡相繼。這些

問題，亦為朝鮮軍與明軍所共有。諸將軍中有通事，日軍利用通事及投降、

被擄朝鮮人或明人蒐集情資。反之，朝鮮亦利用降倭打探日軍軍情，利用

逃回的被擄人盤問日軍動態。小西行長的通事要時羅向慶尚右道節度使金

應瑞傳報日軍消息，日軍以被擄明人擔任通事明則以其作反間。日、朝、

明三國均有雙重間諜活動，相互獲取對方情報。 

疾病影響兵力，情蒐亦是戰術，通訊影響戰況之掌握。此次戰役，三

者之間，或對戰役之勝敗，是否有影響？下面略作檢討。本文所列疾病種

                                                      
163

  《旧記雑錄後編》第2卷，卷29，1068號，2月16日備前宰相(宇喜多秀家)人數宛朱

印狀，頁674上下。《毛利家文書》3，905號，〈豐臣秀吉朱印狀〉，頁168-169。

《淺野家文書》，262號，〈豐臣秀吉朱印狀寫〉，頁463-466。《小早川家文書》1，

293號，〈豐臣秀吉朱印狀〉，頁269-270。參見国重顕子，〈豊臣政権の情報伝達

について─文祿2年初頭の前線後退をめぐって〉，頁24上-25上 
164

  北島万次，《豊臣秀吉の朝鮮侵略》，頁122-127。中野等，《文祿‧慶長の役》(東

京：吉川弘文館，2008)，頁99-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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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多屬個例。而 1594、1595 年巨濟島之癘疫，1595 年朝鮮半島流行瘧

疾，慶尚道有癘疫，此皆在和談期間。又，由 1593 年 2 月 5 日秀吉給吉川

廣家之書信，知戰爭第一年冬季，有大半船夫凍死。但初期雙方之海戰發

生在 1592 年 5 月、6 月、7 月與 9 月，十次交戰日本水軍皆失利。165由時

間推斷，海戰失利與水夫大半凍死無關。疾病對兵力，甚至情蒐、通訊並

無太大影響。 

戰爭前後七年，第一次日軍勢如破竹，但約一年即退兵至半島南海岸。

第二次戰區限南半島，軍事行動僅十個月各軍亦移至南海岸。交戰期間不

長，大半時間在和談。和談期間，要時羅與金應瑞頻繁互通訊息。二次出

兵時，小西行長令要時羅向金應瑞洩漏加藤清正軍隊之動向，但朝鮮因李

舜臣未遵命令發艦出擊而戰敗。蔚山之戰前，明軍雖派降倭前往打探並獲

得地圖，但因日軍死守等待援軍，明鮮聯軍並無戰果。明游擊茅國器利用

島津軍參謀郭國安作反間，結果在望津打敗日軍。這些間諜活動雖影響一

些戰況，但並非此役勝敗之關鍵。 

日本軍隊是由大名各自在領內徵調，自己率領獨立作戰。豐臣秀吉對

作戰方針未有太多指示，他坐鎮名護屋及伏見、大坂，與諸將之通訊倚賴

海陸交通線傳遞。和談前，受抗日義兵及冬季酷寒影響，通訊速度變遲緩，

對半島上的軍事行動並無法確切掌握。如 1593 年 2 月 16 日與 18 日之朱印

狀，對黑田長政、小西行長、加藤清正、島津義弘、伊東祐兵、小早川隆

景等雖有軍隊調移指示，但各軍在接到命令前已先後撤回漢城。撤退至半

島南海岸後，前後營建二十餘倭城駐守，由釜山經對馬、壱岐，至名護屋

大本營之通訊，若有影響天氣應占較大因素。 

日、朝、明三國軍隊都有疾疫問題，情蒐方式三國大致相同。日軍遠

離本國，長時間在朝鮮半島作戰、駐守。與明鮮軍相較，醫療支援及訊息

傳遞顯現較多問題。 

 

                                                      
165

  參見有馬成甫，《朝鮮役水軍史》(東京：海と空社，1942)，頁6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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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日本諸將軍中之朝鮮語通事 

將領 通事 將領 通事 

毛利秀包 平山四郎右衛門 
木村重茲 

井手近右衛門 

同名近三郎 宇喜多秀家 中尾三郎兵衛 

宰相殿內岡豐前守 小田彌三右衛門 加須屋真雄 江崎小左衛門 

宰相殿內長船紀伊守 石田伊兵衛 牧村利貞 小島甚兵衛 

石田三成 

阿比留庄右衛門 

神宮助太郎 

扇惣兵衛 

太田一吉 易(安)竹四郎兵衛 

新庄直定 松尾加右衛門 

毛利重政 庄司助右衛門 

增田長盛 

松尾久兵衛 

棧原伊右衛門 

佐伯左衛門 

長谷川秀一 
今井新右衛門 

重(平)田津右衛門 

淺野長政 井手彌六左衛門 

大谷吉繼 
渡島藤右衛門 

串崎又右衛門 

伊達政宗 住永四郎兵衛 

小西行長 
梯七太夫 

齋藤彌左衛門 服部一忠 平山惣左衛門 

一柳直盛 友屋彌右衛門 小西作右衛門 平山相右衛門 

加藤清正 
服部傳右衛門 

扇德兵衛 

島津義弘 庄司藤右衛門 

前野長康 江島喜兵衛 

鍋島直茂 松尾作右衛門 別所吉治 遠矢千右衛門 

黑田長政 脇田利兵衛 惠瓊 泉甚兵衛 

大友義統 間永甚七郎 

宗義智 

小田甚吉 

松尾与四右衛門 

犬平与右衛門 

江島(崎)彥兵衛 

植(桃)田新右衛門 

小田杢左衛門 

梶山源右衛門 

在(有)田杢之允 

平山休庵 

石田甚左衛門 

森(毛利)吉成 加瀨彌右衛門 

福島正則 松尾三郎右衛門 

蜂須賀家政 早田平右衛門 

戶田勝隆 長野福右衛門 

生駒親正 小田彌市郎 

毛利輝元 平山五右衛門 

小早川隆景 數山治部右衛門 

竹中(田)隆重 松尾甚右衛門 

早川長政 佐伯左馬(助)介 

※ ()內為《對馬古文書纂》之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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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日本與朝鮮半島之緯度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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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ike bunsho, 3, in Tōkyō daigaku shiryou hesanjo, hen, Dai Nippon komon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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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wake 2, Tōkyō: Tōkyō Daigaku Shuppankai, 1968. 

《黑田家譜》，九州大學中央圖書館收藏。 

Kuroda kafu, Kyushu daigaku chuo toshokan, shū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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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yotomi Hideyoshi’s Invasions of Korea: Disease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among Armies of Japan, 

Korea and Ming Dynasty 

Lo, Lee-hsin  

Professor Emeritus,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In the Japanese invasions of Korea, between 1592 and 1598, the daimyos and 

soldiers were mostly from Kyushu, Chūgoku and Shikoku. These regions are 

located in lower latitude than the war zones in Korean Peninsula; therefore, to the 

invading Japanese army, the weather was much colder than they were used to, 

especially in the winter. While the cold winter caused the Japanese army sickness, 

frostbite, and death, epidemic diseases also spread in the regions. To make 

situation worse, doctors and medications were insufficient, and hygienic 

conditions were poor. Similarly, the problems of epidemic disease and poor 

medication were also found in the Korean and Chinese armies. 

 With regard to information gathering, the Japanese army relied on surrendered 

or captured Koreans, as well as interpreters. The Korean army and the Chinese 

army also relied on war prisoners, surrendered Japanese and interpreters; on 

either side, there were double agents among them.  

 During the invasion, Toyotomi Hideyoshi commanded the Japanese army in 

Nagoya, Fushimi and Osaka in Japan. As the speed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Japan and the Korean Peninsula was affected by the battlefield situations, 

seasons, and the resistant of the Korean militia, Toyotomi Hideyoshi often failed 

to gain efficient control of the Japanese army in Korean Peninsula. 

Keywords: Disease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translators, double 

ag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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